在地球村时代
对很多人而言，当被问起对当今世界的看法时，最先闪过脑海的想法就是：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在地球村时代，科技发展卓越，社会变迁迅速。而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却饱受剧烈的动荡。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我们需要肩负共同的责任，努力创建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和谐社会。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我们不禁自问：在地球村时代，多语言能力将有何作用？
我只不过是一名碰巧“闯入”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学生，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那些频繁参加各类国际会议的人们，熟练切换多种语言，讨论经济、政治、军事、环境等方面的议题。然而，我还是希望根据我学习阿拉伯语的有限经历，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至今，每当我回忆起第一次访问阿拉伯国家的经历，种种细节仍历历在目。当时，刚刚完成本科二年级学业的我与同学一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世界大学生阿拉伯语辩论大赛”。启程前，坐在候机大厅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遥想着一天后就要同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们用阿拉伯语交流，我的心中不免惴惴不安。然而，到达多哈后，当我第一次真切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用非母语的阿拉伯语进行交流时，最初的担忧完全被喜悦所替代。
参与辩论大赛的外国学生成长于不同的文化环境，种族、国籍、信仰背景各异，学习阿拉伯语的原因也不尽相同。然而，正是阿拉伯语这一共同的交际语言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得以讨论与每个地球村的村民都切身相关的政治、宗教、社会、经济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思想碰撞的火花，体会到观点多元的魅力。试想，如果我从未习得阿拉伯语，我可能就无法与不会说英语的阿拉伯朋友交流我的想法；如果我从未用心体验阿拉伯世界，我可能也无法同来自西方世界的青年就中东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展开交流！阿拉伯语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者间的互相理解增添了一个全新维度，为他们了解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开启了一扇大门。
毫无疑问，这段经历同英语辩论的经历不同，英语几乎在全世界都被当作教学中的主要语言。伊本·赫勒敦（ابن خلدون）评价阿拉伯语说：“它是阿拉伯人的特点和本性。”这表明，阿拉伯语是构成阿拉伯人身份的各要素中重要且固定的要素。伊本·哈兹姆（ابن حزم القرطبي）也曾说道：“语言是民族身份构成以及各民族具有的基本要素。”因此，了解阿拉伯语意味着了解阿拉伯民族的重要要素，从而增进我们对神秘的阿拉伯文化的理解。
这次独特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多语言能力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与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交流想法的机会，也促进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使人们领略多元文化的魅力，理解尊重不同价值观、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外语作为一门专业的看法，使我跟深切地意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我开始利用阿拉伯语的专业背景，努力理解不同国家阿拉伯人民的苦恼与烦忧，体会他们的遭遇与苦难。幸运的是，阿拉伯人自古就有着与不同国家人民相互交流、互通往来的传统，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中一部分人已散居世界各地、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平共处——这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了解他们的社会状况与日常生活的机会。
从卡塔尔回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参加了一项针对广州和义乌市在华阿拉伯商人生活状况的调研活动。广州和义乌是来华阿拉伯商人聚居的两个主要城市，其中部分人每年有规律地往返于中国与母国之间，另一些则已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中国定居。虽然在华阿拉伯商人数量不少，但是他们依然是中国社会的边缘群体，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未给予他们足够的重视。
在为期15天的调研过程中，我的阿拉伯语语言背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共同的语言打破了调研者与远在他乡的阿拉伯商人之间的隔阂，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每当我用阿拉伯语与阿拉伯商人打招呼时，他们都会笑着回答，随后他们便很容易敞开心扉，与调研团队交流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以及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调研结束后，我和同学根据搜集到的信息和资料撰写了一篇关于在华阿拉伯商人现状的论文。可以想象没有阿拉伯语，此次调研和后期的论文都很难成型。完成后，我还将论文投稿至一本中东研究领域的杂志，希望其他的学者能够关注在华阿拉伯人的状况，也希望当地决策者在制定涉及外国侨民群体的政策时，能够考虑到在华阿拉伯人的诉求。
无需赘言，多语言能力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国内少数群体——如在华阿拉伯人——的立场，以同情的心态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不公，并尽我们有限的能力改善他们的状况。
阿拉伯语就好像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神奇钥匙，我的命运也随我对这个新世界了解的加深，渐渐与之息息相关。我甚至能感受到，我同阿拉伯世界有某种难以言明、却密切非常的关系，这一关系推动着我立志毕一生之功，探索和挖掘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精粹。 
在我学习阿拉伯语的第三年，我又一次来到卡塔尔参加青年志愿者论坛，希望借此增加对卡塔尔的了解，并同卡塔尔学生分享我们的志愿者经历。团队里有一名学生完全不懂阿拉伯语，虽然他在志愿者工作方面和国际关系知识上都比我出色，但是他在每天会议结束后都不愿意同阿拉伯学生交流。在他看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些“奇怪”，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位同学深受媒体和民间中流传的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刻板印象的强烈影响。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无法获取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全面信息，只能通过中文渠道获取关于这一地区的片面信息。在更深的层面，这位队友并不愿深入了解阿拉伯青年学生，觉得自己只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过客，是一个同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中国学生。而作为一名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我则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有责任和义务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和传统习俗，还应该把这些信息告诉那些没机会了解他们的国人。
因此可以说，多语言能力会鞭策人们摈弃刻板印象，通过来源多样的信息充实自己的头脑，从而养成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
去年九月起，我作为一名交换生在约旦大学进行为期八个月的阿拉伯语学习。在约旦大学几个月的学习生活使我受益匪浅：我不仅了解了约旦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状况，而且完全沉浸在关于阿拉伯语言、文学、传统习俗的丰富知识之中。这些知识令我更好地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以此探寻一些与所有大国或小国、强国或弱国都有关的问题，以及它的解决之道。
在我阅读了2012年获得阿拉伯布克奖的小说《贝尔格莱德的德鲁兹人》后，我了解到了德鲁兹人在黎巴嫩历史上的悲惨遭遇，并决定研究约旦德鲁兹人。于是，我查阅了有关德鲁兹派历史、约旦德鲁兹人定居史和其社会现状的书籍，并前往了距离安曼100公里、约旦德鲁兹社群聚居的阿兹拉克城进行实地调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成为了法国的委任统治地，法国开始迫害渴望保卫祖国、驱赶外敌的叙利亚德鲁兹人。在叙利亚大起义失败后，部分德鲁兹人被迫逃离叙利亚，开始迁往叙约边境附近的阿兹拉克城并在那儿定居。
约旦的德鲁兹人在外约旦酋长国建立初期曾发挥重要作用。第一位约旦总理拉希德·塔里阿是德鲁兹人，阿拉伯军第一位总参谋长福阿德·赛利姆也是德鲁兹人。但是，当这群杰出的德鲁兹人因为英国委任统治和法国委任统治的压力辞职后，德鲁兹人在约旦政治生活中缺席长达几十年。他们现在仍然居住在偏远地区，面临基础设施差、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生活成本高等问题。在叙利亚革命后，许多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来到了叙约边境附近的阿兹拉克城，这令德鲁兹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
我在三月初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阿兹拉克城调研约旦德鲁兹人现状。当我在阿兹拉克的时候，当地居民告诉我说：“这里没有钱，我想去中国。”感恩慈善组织（جمعية العرفان الخيرية）的主席也表示，当地居民和难民的生活仍然需要国内外各方更大的关注。
在这次调研中，作为见证者的我越来越体会到，只有努力做到与调研对象感同身受，如朋友般一道参与其生活，才可能发现那些没有获得足够关注的问题，并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多语言能力是帮助我理解他们所思所想的必备工具。
过去几年学习经历使我对多语言能力在培养国际公民意识、增进文化理解方面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我看来，一名国际公民必须能意识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通过交往、体验来理解并尊重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流言蒙蔽双眼；此外，他还应能体会到当前世界存在的不公与贫穷，身体力行地改变这一局面，并基于此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因此，文化理解是培养国际公民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所谓的国际公民，并非仅是某一精英群体引以为豪的文化身份，而是意味着某种不局限于某一视阈、而放眼全球的广大视野。对我而言，阿拉伯语帮助并促使我了解了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理，多语言能力可以使更多的人明白，有多么广阔的世界值得我们去认识、去冒险，语言正是通往这些世界的大门。多语言能力使我们明白，宽广多样的世界同狭窄无趣的办公室有着天壤之别。多语言能力鼓励我们通过领略全世界缤纷多彩的文化，来理解不同人民多样的价值观、认识人类共有的重要议题，同时共同探寻这些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真诚地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国际公民，更准确的说是一名具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紧随地球村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公民。在这个时代，我们互相成为兄弟，而非敌人。我也相信，多语言能力能够指引我们踏上人类文明的正途，建设更加灿烂的人类未来。届时，地理上的距离不再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间的障碍，内心的遥远和漠不关心也不再阻碍我们建立共同的家园。
